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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 体

夏夜（外二首）

□ 钟云省

青蛙会在夜里欢歌，像一群
无忧无虑的孩子，反复歌唱着
童真
月亮和星星
有时也会从云里挣扎着出来
看我，好像我是他们的
亲人

灯光在河水里
游泳，把周围的河段
洗得通亮
钓鱼的人把自己坐成
石头
水里的鱼整夜不睡，因为怀揣了
幸福的秘密

萤火虫
夜太黑了，因为暗藏了太多的
秘密，月亮和星星
也躲了起来
故事在蒲扇下
飞檐走壁

几只萤火虫，提着小灯笼
到处送人
再少的光亮，在黑暗里都
招人喜欢
我用梯子终于抓住一只
储存在童年的梦中
萤火虫知道梦想的入口

数星星
一颗两颗三颗
十颗百颗千颗
夏夜的天空，星星太多
数着数着就乱了
总数不完
像父亲身体上悬挂的汗珠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
母亲说，我们和星星互相对应
那颗对着自己眨眼睛的
便是自己的星星
我使劲盯着天空
发现所有的星星都在对我
眨眼睛

小时候，村小学旁全是田畴，
每家都有一点，由于田常年被水浸
泡，大家都不约而同种上了藕。到
了夏天，田沟水流淙淙，荷叶田田
如伞，最清凉的地方就属这片藕
田。这里成了小孩子的乐园。

夏日里，荷叶绿油油的，还擎
着圆滚滚、亮晶晶的水珠，甚是好
看。荷叶中间，藏着藕花。家人交
代，不可摘藕叶、藕花，还等着结
藕呢。我半信半疑，桃子、李子可
是花谢后就从开花的地方结出果
实，可是藕是长在泥里的，和花应
该没有多大关系。且疯玩起来后，
长辈的话就成了耳旁风。

有一天下午，放学很早，一个
同学提议去摘藕花，一群人纷纷响
应，我也在其中。阳光热烈，万籁
俱寂，我们沿着曲折蜿蜒的田间小
路，东瞧瞧西看看，离岸边不远，
伸手便够得着荷花，“咔嚓”一折，
如获至宝。摘了花，还要弄把伞，

我们打起了荷叶的主意。手刚刚碰
到荷叶茎杆，一个尖锐的声音从不
远处传来：“扯不得，扯了藕就烂
啦！”吓得我回头一看，南边高处路
上，一个老奶奶指着我们大声呵
斥，我们吓得四散而逃。

逃到远离藕田的地方，大家纷
纷拿出“战利品”，荷花、荷叶，甚
至莲蓬。有同学摘掉荷花外边层层
花瓣，把里面的花瓣放在嘴里咀
嚼，说是甜的，好吃。我没敢尝
试，我把花瓣由外而内一层层翻出
来，中间的莲蓬宝塔状，很是漂亮。

没过几天，心痒痒，又去摘了
一次。我们疾风般奔赴藕田，只是
近处的藕花没有了，想要摘得下到
荷塘里。我们把老奶奶的警告抛之
脑后，“咔嚓咔嚓”折起荷叶。顶着
年少的美好快乐，我们一路嘻嘻哈
哈，疯跑在风中。但这份快乐里多
少有些心虚。

工作后，有年夏天我去朋友

家。吃过午饭，朋友说，去她家藕
田里走走。我们站在水泥沟渠上，
看着满眼的绿，风过处，绿波翻
涌，时隐时现一朵藏着的藕花，内
心泛起淡淡的欣喜。成年后的我，
对藕花并没有太强烈的喜欢。也许
看过了世间太多的花，也许年少那
种对任何事物都过于热烈的执着已
经变淡。“咔嚓”一声，朋友折了一
枝未开放的藕花递过来。我急忙
说：“别呀，折了可惜，留着结藕
呢。”她却笑着说：“花开堪折直须
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个夏天错
过了就没有了，折一枝不碍事的。”
她又摘了两柄藕叶，我们一人一柄
顶在头上。我想起曾经看过一个老
人挑着一担藕花走在青石板路上，
没有吆喝，买卖都很安静，说是怕
吵醒了花儿。我于是把食指放在嘴
上，做了个“嘘”的动作，伏在朋
友耳边小声说：“别吵醒了花。”说
完我们都笑了。我第一次在阳光下
没有负担地把玩一朵藕花，淡淡清
香里似乎还有年少的记忆。

多年后的夏天，父亲无限怅然
地说起家乡的那片藕田已不复存
在，曾经清亮亮的水田踪迹难觅。
岁月辗转，求学工作，不知何时，
藕田已荒弃多年，干涸的土地再也
种不了藕。

夏天会按时到来，藕花会按时
开放，曾经的少年已按时长大，散
落在天涯，不知他们的记忆里，是
否还有藕花深处的时光？

我对潮汕夏日美食的记忆，不
是街头小巷叫卖的草粿豆花，亦不
是风味独特的各种生腌打冷，而是
一盘寻常的炒薄壳。

薄壳，是东南沿海特有的海产
品，生活于盐度较高的外海湾或岛
屿的滩涂中。“薄壳”是潮汕人的习
惯叫法，它的学名叫寻氏肌蛤。《澄
海县志》有记载曰：“薄壳，聚房生
海泥中，百十相黏，形似凤眼，壳
青色而薄，一名凤眼蚬，夏月出
佳，至秋味渐瘠。”

儿时夏日的黄昏，因为有了薄
壳，往往变得鲜活起来。从市场上买
来的成串的薄壳，一粒粒咬缀在“薄
壳碇”上，闪着动人的光泽。母亲一
声令下，我就蹦蹦跳跳地抱着盆子，
坐在门边，把薄壳一粒一粒摘下来。
洗净捡好之后，还要略浸盐水去除泥
沙。摘薄壳多无趣呀，可那时风中飘
来的几段潮剧显得格外动听，咿咿呀
呀的，有时是《陈三五娘》，有时是《张
春郎削发》，夹杂着的还有卖草粿的
吆喝声和聒噪的蝉鸣。

小小的人儿，愿意出卖劳动力
并乐在其中，无非是垂涎那盘鲜美
微辣的炒薄壳。父亲的炒薄壳可谓
色香味俱全。把金不换洗净摘细、

蒜头剁碎、红辣椒切丝，和自带鲜
香的薄壳一起放在小盆中，这盆充
满着颜色挑逗和香味诱惑的薄壳，
未下锅就先刺激着我的味蕾。随
后，油锅热好，蒜蓉爆香，放入金
不换，倒入薄壳，再把鱼露、生粉
和生抽调制好的酱汁倒入，大火爆
炒，并不断翻炒，当薄壳开口时，
即可关火。此时，空气中早已弥漫
着薄壳和金不换的香味。我总以
为，如果西红柿和鸡蛋是绝配，金
不换和薄壳也最是相宜，以至于旧
时家家户户几乎都要种一棵金不换
等着炒薄壳用。辣椒、蒜头佐味，
金不换释放香气，一盘炒薄壳，就
成为“鲜”字的代名词了。

终于，一家人围坐着，像磕瓜子
一样磕着这新鲜出炉的薄壳。夏秋
时节，我们时常把饭桌搬到院子里，
边纳凉边吃晚餐。偶有相熟的人经
过，看着高高的薄壳堆，总会笑道：

“哟，海山姿娘觅无奴囝哩！”这是一
个潮汕典故，说的是饶平海山新妇一
边抱着小孩吃奶一边自个儿吃薄壳，
待吃完发现孩子不见了，其实是夸张
地形容新妇吃薄壳吃得又多又快，吐
出来的壳堆积如山，把婴儿的脸都给
掩盖了。

所以，可想而知，我们对于薄壳
这美味的追求有多甚！夹一颗薄壳，
双唇一吸，舌尖一舔，薄壳肉连同壳
里的汤汁便卷上舌尖，这滋味，想想
都销魂。香港美食家蔡澜就曾赞赏
有加：“享受这道菜，是碗底剩下的汤
汁，没有其他海产比它更鲜甜的了。”
每次有炒薄壳这道菜，我总能多盛半
碗饭，然后美美地舀上两勺汤汁浇下
去，仿佛吃的就是人间至味。

当然，薄壳也有其加工生产技
艺。渔民们采捞薄壳后，经加工脱
壳煮熟，捞取其肥嫩肉块，俗称

“薄壳米”。在澄海盐鸿镇，还有以
薄壳米为原料的“薄壳宴”，如秋瓜
煮薄壳米、薄壳米粿、薄壳米粉丝
煲……引来食客如云。时节一到，
我心心念念的，还是一盘寻常的炒
薄壳。每逢求学返乡的夏夜，我总
会约上三两好友到常去的大排档，
点一盘爆炒薄壳，配上两碗白粥，
聊聊近况。这样一顿夜宵，就足以
让这个夏夜舒坦又满足。

又是薄壳上市时，一家人抢着磕
薄壳的画面，又浮现在我心头。我相
信，纵然岁月老去，那一颗颗爽嫩鲜
美的薄壳也会串珠成链，在我心中点
缀着每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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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贵芳薄壳鲜甜夏日长

□ 郑艳琼藕花深处


